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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论坛报：对法轮功的迫害给中国造成巨大政治损失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03年7月22日报导，四年前，也就是1999年7月20日晚，中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围捕法轮功修炼人的运动。

四年后，这场运动还在持续，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48人，所有人均死于警方拘留所。法轮功问题成为了中国的困窘，使全球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的着迷大大减小，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越来越大的耻辱。这场迫害提醒着人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门大屠杀背后的那些丑陋的怪物仍相当活跃。

四年前，当时的中国主席江泽民把法轮功作为国内最大的威胁列为迫害目标时，没有人可以预料到这个群体会具有如此惊人的生命力和韧性。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异议团体可以坚持四天。

最初，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态度是温和及安抚的。事实上，法轮功在海外还得到了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推广。

之后，在江的突发奇想下，所有的人，包括当时的总理朱ड基，都必须彻底改变态度。江的个人主义和专制使他制造了一场连他的政治局同僚们都无法阻止的仇杀。

这场运动具有以前的政治剧变的特征：媒体攻击、焚书、摆样子审判、基层党委监督、成立一个只向江个人汇报的超政府的机构“610办公室”，尤其是不断制造阴谋和谎言以使中国人民反对法轮功。

对法轮功的迫害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损失，却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在中国企图铲除法轮功的四年运动中，该群体因其信仰者的非凡牺牲和承受而坚持住了立场。而在同样的四年里，我们看到了江的下台；我们看到了萨斯瘟疫的警告，由此要求中国领导层承担更大责任并增加透明度；我们看到了从香港7月1日50万市民上街游行显示出来的渴望自由的势不可挡的力量。

现在是中国领导层向法轮功妥协的时候了。该运动所要求的仅仅是不被干扰而已。江现在已经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中渐渐消失，推翻他的定论无需什么代价。新领导层只需停止它不该做的事情而已。
    (编者注：江XX因在镇压法轮功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被以群体灭绝罪告上美国联邦地区法庭，此案目前还在进行中)
“捧花的姑娘来到街头”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法轮功再拔头筹
一年一度盛大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团体游行于8月3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结束。约15万观众观看了团体游行，来自世界各地的99个民间团体参加了今年的游行表演。洋溢浓郁东方文化的法轮功表演队伍继去年获得头奖之后，今年再次蝉联第一名，令欧洲华人非常自豪，同时也引来苏格兰媒体的热情关注。《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以一名跳莲花舞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如图)登在头版显著位置介绍爱丁堡艺术节，并在文中写到：捧花的姑娘来到街头。
婆媳怨  大法解  


我今年50岁了，在修炼前我有一身的毛病。从我结婚开始，痛苦就来了，婆婆个性要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骂人。我天性胆小怕事，从不敢与她辩白，总是苦闷在心里，晚上睡觉时，总是偷偷地哭，爱人夹在中间也没有办法。

我就一直闷在心里，回到娘家，也不愿和父母讲，怕他们为我担心，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次婆婆与我吵架，一闹就是几天，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就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心想即使爱人不与我离婚，我也不在家住了。就这样，我正要带上东西回娘家去，邻居的大哥硬是把我劝下来。

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毛病，胸闷、头痛，整天难受，不知吃了多少药，针灸、按摩、拔罐，什么方法都用了，医院也跑遍了，也没能把我的病治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位朋友介绍我学气功，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万古难逢的法轮大法。

学了大法后，我的世界观全转变了，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也好像生出了许多勇气和力量来，我不再生气流泪，明白了在人世间的好与坏是业力所致，都是我以前欠人家的，所以我才遭这个罪。而这样的怨结是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善心和提高来转变的，于是，我对婆婆的怨恨一笔勾销了，这也使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疏解了很多，爱人的压力也小了。

炼功后我一身的病也好了，再也不用跑医院了，脱离了药罐。从此生命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在名利情方面逐渐看淡，有时自己情不自禁地笑，总觉得太幸福了。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是法轮大法使我能够区别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

就在这时候，99年的7.20，江氏集团开始禁止大家练功，失去了一个修炼的好场所，当时我心里的难过就不用提了，真是眼在流泪，心在流血，几天不想说话。大法弟子道德高尚，大家在做好人，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经过几天，冷静下来，不能光流眼泪，我决定要用我的亲身经历为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的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
空气是自由的，水是自由的，
网络为什么不是？
使用动态网突破网络封锁，安全访问慧园(huiyuan.minghui.org)、明慧网(minghui.org)等。您可访问http://profiles.yahoo.com/ntactu 获得动态网网址；或发一封空信至动态网订阅信箱dtwang@bellsouth.net可收到有效网址。
女婿被害死，女儿关在牢；老妻伤心逝、幼孙无依靠
──老教授致信胡锦涛等要求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编者按：张教授一家的悲惨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无辜受迫害的法轮功家庭的一例。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767人被证实迫害致死，数千万无辜百姓因为信仰被剥夺了生活的基本条件。而这场迫害给国家与人民造成的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您同我们一起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我是青岛大学副教授张庆发，已年过花甲。我是个普通人，但我要向你们反映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难，希望能引起你们的反思，结束历时4年、使许多好人被虐杀、给千万个家庭带来横祸的民族浩劫。

我的女婿邹松涛因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于2000年11月3日惨死在山东王村劳教所，时年28岁。女儿张云鹤自丈夫死后，因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被发现，现在北关在牢中。

我老伴毕务彩是青岛大学副教授，老党员。2000年初得知患了癌症，病情尚属稳定。但当得知女婿邹松涛死讯后，便立即拒绝任何治疗。终于于2001年8月30日凌晨睁着眼走了。小乖乖经常问我：“姥爷，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她。”我心中却像万把钢刀在乱搅，纵使有再多的苦水泪水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我本人并未修炼法轮功。我们属同时代人，建国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目睹亲历过。每次的镇压手段各不相同，受苦受难受牵连者何止亿计！1999年，当我发现全国报刊电台对法轮功连篇累牍进行声讨时，我便预感到又一次政治镇压运动要动手了，其规模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仅其信众便是几千万。我命令他们立即停止修炼，但我的女婿松涛不信没有讲理的地方。他说：“我们只是炼功，修炼真善忍，强身健体做好人，从不过问政治。谁要在学法会上议论政治，我会马上阻止，否则就叫他到外面说去。我们老师一再告诫我们绝对不准涉及政治，有了想不通的事，总是向内找。”

我知道他的话是真的。他还坦诚地告诉我，他曾经是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青年，得法后方知那样是不对的。我看得出，他非常正直善良。我女儿云鹤身体非常柔弱，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好几种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松涛是青岛海洋大学硕士毕业生，在学问上从不弄虚作假，非常优秀。云鹤是青岛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生，学习成绩极为优异。镇压法轮功运动开始时，她任青岛德瑞皮化公司的主管会计。她所做的账目非常清楚，深受香港总部的赞赏，每年都给她提高工资30％。就如此一个优秀白领，只因修炼了法轮功，公司在各方面的重压之下，也不得不辞退了她。

为了说服他们，我通览了大部分有关法轮功的资料，发现其最根本的理念就是“真善忍”三个字，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反，李洪志先生也的确反复告诫任何学员绝不准涉及政治。我对他们的批评显得何等苍白无力。最后只能劝他们：“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坚信上方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在乔石的调查报告中早有“修炼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按理说，倘若是在一个法制国家，象乔石在调查报告中所得的结论本应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法轮功纯属一个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气功群体。对法轮功的定性过程，镇压之恶劣，死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又将多少人送进精神病院，又有多少人失去工作，流离失所，甚至下落“不明”，你们心里肯定也有数。你们难道不感到无端地开展这样一场震惊了世界的政治迫害运动是何等荒唐！

总是讲 “稳定压倒一切”。是谁破坏了稳定？不能把受冤人喊冤说成是破坏稳定吧？面对这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不容易啊！信仰法轮功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这是我亲眼所见。并且，镇压前，法轮功在群众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镇压法轮功和新闻封锁上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阁下们心中自然有数，连国外的法轮功信众名单都能搞得一清二楚，真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在“治人”。如果在“治国”，特别是在反腐肃贪上也如此这般地肯下功夫，我们的政权还愁不稳定么？林彪说过：“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这话至今还被某（些）人在心中默念。问题在于这政权如何“保”法。防民之口有如防川，人民的意见是可疏而不可堵的。今天，时代已进入廿一世纪，世界各国更为开放。而我们，却连上访都成判罪的依据，散发个传单即成犯罪。

吾也曾是革命军人，1986年转业来此就教。吾之一家算不上很好，但也曾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但镇压法轮功仅仅两年就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天塌地陷了。

在此，恳请三位，下令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吧。政治镇压运动搞起来容易，但是却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伤害无数个人和他们的亲属。对法轮功的镇压明摆着是错误的，所以纠正得越早、越快、越彻底越好。请将吾之无辜爱女张云鹤放出来，让她回到我这个孤苦老爸身旁，让她心爱的小囡囡偎依怀中，叫声妈妈。仅此一求，不过分吧！ 








青岛大学 张庆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 

(注：因篇幅有限，编者作了删节)
